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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的擺脫與重塑──以美國電影《上班女郎》（Working Girl）和《穿 Prada
的惡魔》（The Devil Wears Prada）為例 
姚梓善 
 
（左圖圖片來源： www.tpwang.net） 
（右圖圖片來源：http://splatteronfilm.wordpress.com/2011/10） 
 
在荷里活電影中，女性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電影主題，例如對傳奇女性一生的記錄，
或以青春、校園為背景的學生少女形象電影，更有以專業人士為題的職業女性的
電影。自六十至八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Second Wave Feminism）的爭取涉
及工作和女性權益，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第三波女性主義（Third Wave Feminism）
抬頭，討論不再局限於談男女平衡的工作機會和環境，更強調在一種後現代氛圍
下，通過打破與重塑兩性性別的既有形象，開放地討論女性在不同場景中，對權
力的實踐與運用，把女性與家庭、婚姻等社會問題重新定位。美國後現代女性主
義中，屬於學院派的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女性的權力一說，以
及她對於福柯的「話語權力」的運用及對女性主義的實踐，正是兩齣電影女性展
現的情況。另外，她對於既有性別的二元建構的討論，亦有助分析電影中職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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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歧視的問題，以及當時社會在既定模式下對兩性形象建構和影響。本文將以兩
齣分別為一九八八年的電影《上班女郎》（Working Girl）1（下稱《上》）和二零
零六年的《穿Prada的惡魔》（The Devil Wears Prada）2（下稱《穿》）為文本，從
職場女性的角度出發，分析女性形象，當中涉及權力、與父權社會的關係與制衡，
分析不同時代下的女性形象。 
 
辦公室場所的女性權力展現 
《上》和《穿》均通過辦公室場所，描寫女性權力的展現。然而，以《穿》對女
性權力的描寫為多，尤其對Miranda的塑造，更是基於一種後現代女性主義氛圍
下的典型女性。Miranda是《Runway》雜誌的總編輯，是編輯界的傳奇人物。早
在電影開端，通過 Andrea 這位對雜誌，甚至對這位傳奇全無概念的新人，與公
司裏其他員工大為緊張的反應產生強烈對比的化學作用，例如當公司上下員工知
道Miranda正在上班的途中時，會顯得手忙腳亂，電影通過間接呈現來對Miranda
的權力進行塑造，從她下車一刻起，公司上下便準備好一切，這一切是對Miranda
一種屈服、順從的表現。當她進入升降機後，本來與她乘同一部升降機的人，都
要刻意讓出空位並道歉，營造一種閒人勿近、冷酷的感覺。電影開首以數分鐘時
間來介紹 Miranda 後，Miranda 其後不斷要求 Andrea 完成各項大小任務，從公事
到私人事務，上至與約見客戶，下至為她女兒取得《Harry Potter》原稿或買滑浪
板等，Miranda 是一個陰晴不定的人，要所有人遷就她，會對身邊的人作出無理
的使喚，這種任性而行、霸道的形象，完全打破了社會對女性温柔、被動、容易
妥協的既有定位，在Miranda身上完全找不到這些形象特質，這種呈現可視為後
現代女性主義下，打破既有女性形象，並訴諸於權力的表現，（Karlyn: 2010: 94）
同樣指出： 
 
                                                     
1 Working Girl (1988). Dir. Mike Nichols, Twentieth Centuy Fox. 
2 The Devil Wears Prada. Dir. David Frankel, Twentieth Centuy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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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nda is a true heroine for the postfeminist age in that her charisma come 
from a potent mixture of femininity and power. The film introduces her with a 
kinetic montage that links her mastery of fashion with the thrill of power.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driving non-diegetic music, the sequence crosscuts 
between office workers scrambling to get ready for her arrival and her 
approach to the office. 
 
Miranda的辦公室形象視為一種極致的後現代女性主義呈現，她的強硬，對下屬
的嚴苛和尖酸刻薄，正是她用作彰顯辦公室權威的一種方法，亦是一種以女性作
為主體身份的重塑。Miranda的塑造，把社會對女性應有的性格模式作出顛覆，
這正是巴特勒對於性別建構的討論，她認為女性與男性不應有固定的形象：「女
人不是個穩定的意符，它並未擁有所形容與再現者的同意，即使複數也是混亂的
語詞、爭議的定點、焦慮的原因。」，3《穿》中對「女人」的定義，及其對「女
人」一詞及身份所附帶、持有的形象是可以打破，因此女性的主體性應該重新定
位，即強調女性自身對自我的醒覺和肯定，Miranda的形象正是從一種與社會中
對女性應有的性格中分別出來。當中尤其以女性的主導權作為電影文本中的核心
討論。有關權力的塑造涉及話語部分，這一種話語除了指說話外，背後真正指涉
的是一種決定權。電影首先強調女性為一個權力的主體，關於權力的解釋，福柯
對主體釐清為：「主體作為實在的個體。而『主體性』指個人的意識、無意識和
感情，它是感受自我和理解自我與世界關係的途徑」，4而在後現代女性主義中涉
及的權力部分，正是談如何通過權力，展現自身內在世界。另一個權力實行的關
鍵──話語場域，決定了權力範圍和內容，「『話語場域』包括賦予意義的各種途
                                                     
3朱迪斯‧巴特勒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頁 4。 
4 黃華著：《權力、身體與自我──福柯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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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和組織社會機構的過程，它們提供給個體一系列主體性的模式」，5辦公室正是
權力生產的地方，但並非所有發生在辦公室的話語都可以產生效用。在這個指定
的場所中，職位高低把握了話語能否生效的決定權，Miranda的話語在場域中佔
據核心地位，戲中她對於下屬Emily或Andy主要以吩咐、命令為主，語句模式主
要較短而急促。當她的下屬例如Emily對解釋的時候，Miranda 多以一句‘That’s 
all.’作結，下屬亦只能聽從她的話。辦公室的場景顯然是一個以職位、階級決
定取得話語權的主人，規限於上司與下屬，一種主從關係，當下屬企圖提 
出解釋時，正是向已被Miranda佔據的主流話語作出挑戰，但戲中的兩位助理根
本沒有一次能成功爭取話語權。由此可見，Miranda 在辦公室中，對自身話語權
力的鞏固十分成功，亦配合她在雜誌界的傳奇形象。除了在辦公室表現話語權力
外，亦可見於 Miranda 在慶祝會上的演講，這裏所涉及的權力展現她在工作上，
對她的忠心員工 Nigel運用的手段，Miranda為了保護自己在美國版《Runway》 
主編位置，在演講中犠牲了本來準備被擢升的Nigel，並把機會給予她的對手
Jacqueline。演講具備一種儀式化內容，說話者正是權力的彰顯者，同時從她口中
說出的內容，代表一種不可改變、具權威，甚至是一種真理，「真理話語是產生、
引發尊敬和恐懼的話語，是所有人必須服從的話語，是掌握權力的人依據所要求
的禮儀講的話語。」 6Nigel明白對於Miranda的決定不能反駁，所以他只可以用
‘When the time is right she’ll pay me back’的想法，這是Niguel在受制、服從於
上司對下屬命令的主從關係中，表現的妥協和無奈。 
                                                     
5黃華著，頁 45。 
6黃華著，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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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電影通過Miranda下屬表現她的冷酷、女強人形象。圖片由作者提供） 
 
另一個與權力連繫的重要指涉是電影多次並大量套用時裝概念。《穿》先以
《Runway》時裝雜誌作為背景，使整齣戲對流行服飾，尤其對上班族或事業女
性的形象展示來得相當自然，甚至把時裝和事業女性形象掛鈎。在電影中利用時
裝表達的核心是它作為表現一種女性身份、地位的符號。Miranda 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她既是雜誌界的傳奇，更能在社會上取得名聲，有很多人爭著做 Miranda
的助理，這正是Miranda所代表的社會名聲和地位。在電影最初部分，展示不同
女性在準備上班時，也會換上大量名牌衣服和塗化妝品，這一種景觀呈現了今天
的都市女性的共通點──以名牌作為打扮的基本條件。還有其中一幕是一位準備
上班的女性親吻床邊的男伴，這一幕對男女兩性以往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展現，
作一點顛覆，以往趕忙上班的總是男性，但到今天卻不再限於男性。電影開首已
經開宗明義地把多個生活在後現代女性主義下的女性逐一呈現，到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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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nda 下私家車出現時，她手上提著名牌手袋，更有效地強調在當今社會，時
裝是用作建立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指標。對這方面的論述，電影刻意加入
Andy 這位從西部遠道而來紐約的大學畢業生，她完全沒有時裝方面的興趣和知
識，電影正希望通過把一個由時裝門外漢，變成令人眼前一亮的助理，連繫時裝
與權力，並強調社會地位和身份。Miranda 作為時裝雜誌的主編，她對時裝當然
富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和執著。當一次 Andy 在 Miranda 煩惱該怎樣配襯皮帶時，
Andy 竊笑，換來 Miranda 的一番羞辱，隨後更以一連串時裝界的消息，刻意把
Andy 排斥在外，指涉一個不懂利用時裝裝扮的人，不可能融合社會、大都會環
境。到後來 Andy 決心要改變形象，從 Miranda 口中穿得笨重的藍色毛衣，變成
令同事、Miranda也會停下來凝視的造型。Andy的打扮，令她在 Miranda手中取
得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例如出席巴黎時裝展，時裝成為 Andy在工作上取得機
會和擠身時裝雜誌的門檻。電影利用 Andy形象的改變，突顯時裝如何影響地位
和身份，甚至把穿著名牌與工作能力作一個平衡闡釋，Andy 自從改變形象與時
裝接軌後，她的工作越見忙碌，令她忽略男友 Nate而導致分手，這同時象徵 Andy
與她的舊有形象、圏子作一個告別，時裝的轉變令她重新認識新的社交圈子。時
裝、名牌的形象建構，成為大都會事業女性的意指符號，甚至權力的來源；相對
於不懂打扮的女性，例如戲中初加入《Runway》的 Andy，在公司無地位，除了
被Miranda忽視外，甚至成為 Emily和其他同事茶餘飯後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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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dailydrops.blogspot.hk/2013/06/） 
 
「女強人」形象的展示與角力 
辦公室成為兩齣電影的主要場景，當中主要通過人事、職權間的鬥爭，展現女性
權力。在《上》中，女性主要有Tess和Katherine，Tess最初在一個男多女少的環
境中工作，她是一個獲得榮譽學位的知識女性，她在晚上參加文法班，是一個不
斷追求知識女性。在影片開段，坐在旁邊的男上司David以一句‘How You Figure?’
回應Tess在工作上的成績，這種正是懷疑女性工作能力的表現。後來Tess因為被
調職，兩位男同事暗示Tess若要有升職或要有更好待遇，可以選擇跟另一家公司
的男上司Bob先發生性關係，他的上司更以「扯皮條」來形容自己，當中暗暗地
貶低了Tess的地位，把Tess當成一個服待男上司的妓女，而Tess最後固然沒有以
與男性性交易來換取升職的條件。電影中辦公室男女不公平待遇的現象，來自社
會以往對男、女兩性的建構：7 
 
不管在「性」或「性別」或「建構」本身的意義中，這個難以制定的
                                                     
7 朱迪斯‧巴特勒著，頁 14。 
8 
 
核心揭示文化可能性可以或不可以經由進一步分析而動搖；性別論述
分析的限制預設並鎖定文化之內可想像及可實現的性別的概念化。 
 
男、女性的建構來自文化、社會的形成。在電影中，辦公室的設定男女角色的關
係正是這種限制下的產物。在工作場所中，職位男性比女性高，女員工的工作能
力受到男員工的質疑，且被認定為是男性的附屬品，女性要在職場上得以保持崗
位，先不可得罪男上司，甚至要以性作交換條件。Tess後來回到辦公室內，在電
子屏中指出他的上司是「扯皮條」作為報復，這一種通過兩性的角力、抵抗行為，
撇清女性與「男性的附屬品」之間平衡的關係。在《穿》中，雙方的角力不再來
自男女兩性，在權力的展現上，甚至刻意把男性隱藏，反而以顛覆性把權力集中
在女性身上，集中把「女強人」形象的展示，放在女性之間的角力，這一種定位
能進一步展現女性在職場權力上的發展。在《上》中，Tess與男上司、同事有口
舌之爭後，成為對性交易不妥協下的職場犠牲品，因此最後轉到另一家公司工作。
在另一家以女性為主場的辦公室內，「女強人」形象的彰顯轉移到同性間競爭中。
Tess 認為上司 Katharine 是女性的關係，較重視和接納她的意見，令她的工作能
力真正得以發揮和呈現，並構思了一個創新和具潛力的方案。Tess在工作上的競
爭力，同時成為上司盜竊她的構思的伏線。Tess 與上司的角力及她的「女強人」
形象從她發現自己的構思被盜用後開始。Tess的「女強人」形象先從外表著手，
她為了表現較專業的形象，先以一頭短髮示人，坐在 Katharine 座位接電話時聲
音的轉換，更是象徵性地劃分以往當秘書的 Tess和現今與公司談生意的 Tess的
不同，而 Tess 的語調的改變是她刻意學習 Katharine 的錄音帶的成果，這正代表
Tess願意不斷學習，急於在職場上展現能力的表現。Tess在未發現被上司出賣的
一段錄音前，更視 Katharine 這個「女強人」為學習對象，Katharine與 Tess 各自
的性格通過兩者角力得以展現，作為一種對自身的肯定和建立。電影場景設在一
九八八年，正是轉入第三波女性主義的醖釀期。電影中辦公室各項設置的轉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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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表現當時女性主義思潮的變化，從起初女性在一個較明顯的兩性不公平環境下，
對工作平權的爭取，到後來轉入一個全然的女性世界下，更著力在女性身份和權
力的彰顯。 
 
（圖片來源：blog.xuite.net） 
 
至於在《穿》中，單看 Miranda在短時間內更換的多個助理都不合心意，便可以
知道她是個對下屬極為嚴謹的上司，她固然是戲中的「女強人」，更是如上文所
述關於辦公室的權力集中點。至於電影中另一個主角 Andy 與 Miranda 明顯是通
過角力展現各自「女強人」形象，但兩者的「女強人」元素是完全不同。Andy
與 Miranda 的闗係永遠處於一種主從式的上司下屬關係，即使 Andy 跟《上》中
Tess同樣在後來把外表改變，甚至變到跟上司同一風格，但她的工作表現或在辦
公室中的強勢繼續無法超越Miranda，甚至當雙方碰頭時被Miranda削弱；但 Andy
的「女強人」形象，表現在她最後因為無法接受 Miranda 對下屬 Nigel 身上運用
的手段而選擇離開，這些都是作為身處後現代女性主義時期的女性，不但在工作
中取得權力，更側重對自身價值的肯定與展現，是一種有意識的女性自醒過程。
兩個角色剛好互相制衡，同時無法互相僭越。Miranda在時裝雜誌界地位的肯定，
10 
 
是任何外來力量也無法破壞的。Andy在擠身時裝界後的轉變，無法動搖其地位，
即使在法國時，Andy知道 Christian Thompson和法國主編 Jacqueline合謀，打算設
法提醒Miranda時，Miranda正準備和雜誌總裁Mr. Ravitz談判並後來成功保持自
己的主編位置，Miranda 對 Andy 來說自然是魔高一丈，而法國版《Runway》主
編自然都不能威脅她。至於 Andy，從她不接Miranda電話到掉手機到水池，正是
她對 Miranda 的抵抗和對自身價值、自身思考的探索和肯定，同樣是 Miranda 無
法超越的。 
 
擺脫父權社會與女性獨立 
《上》和《穿》著重女性書寫，甚至偏向彰顯女性權益。在建立女性形象方面，
兩齣電影均通過女性擺脫男性，或背後指涉的父權社會建立的場景而取得獨立。
在《上》中女性擺脫男性的意識更為強烈，電影起初先刻意建構Tess男友Mick的
男性和父權形象。在Tess生日派對後，Mick盯著Tess換上的一套性感內衣，並大
讚她的性感，然後著她坐到他身旁。鏡頭映著的Mick把一種男性凝視（Male-gaze）
放在Tess身上，視為一種把女性物化，或當作客體進行觀賞。在這種關係下，權
力集中在凝視的一方，Mick成為主動者，擁有一種充滿慾望的權力，對Tess作出
指令，著她坐在床邊；相反，被凝視的一方成為被動者，Tess成為被Mick或男性
觀賞的女性，造成一種權力帶來的兩性不公平現象。巴特勒提到性、性慾望和權
力三者的關係：8 
 
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中認同性意識（pro-sexuality）運動的有效論辯，
說性意識總是建構於權力和論述的條件下，在這之中，權力是經由異
性戀與陽物文化的常規而得到局部的了解。 
 
                                                     
8朱迪斯‧巴特勒著，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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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主導作為父權社會的核心內容，引文提及的性意識的出現，基於兩性之間預
先建立的權力，在《上》中展現的權力，刻意通過呈現女性胴體，作為對男性誘
發性意識；在此之下，男性權力來自性意識的推動，把權力施於女性身上。男性
凝視固然是父權社會下的偏向性現象，此外，男女兩性對工作或職場上的投放同
樣不平等。除了上文提到男上司懷疑 Tess的工作能力，和提議 Tess作出的性交
易外，她與男友 Mick 之間，對於職場環境的投放，存在著父權社會下的限制。
當 Tess向Mick提及有關她的新工作環境後，Mick顯得完全不在意，甚至不喜歡
聽到 Tess 提及她在工作場上或女上司的事，這一種男性對女性在職場能力方面
的忽視，來自以往父權社會舊有建構的環境，一種「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
認為女性不應該能幹，這一種對女性能力的懷疑，與 Tess 在職場上的被貶抑一
樣，或強調女性要依靠男性生活的固有想法。戲中的另一位男性 Jack，是 Tess
的生意夥伴，她向 Jack 表明希望以自己能力爭取生意的成功，這種對男女關係
與工作的撇清，展示 Tess 不再受制於父權社會下，女性必然透過性才可以取悅
男性的慣例。而當 Tess最後被趕離公司後，Jack在電梯說服 Trask公司老闆時，
說明方案是 Tess 構思的充分表現 Jack 這位男性，有別於先前的 Mick 和舊上司
David，是一個懂得尊重女性，認同女性工作能力，不再活在父權社會下的男性；
最後，Tess 與 Jack 一起生活，展現了新一代女性，在擺脫以往父權社會後，活
在一種男女互相尊重、平等的關係中。 
（男女關係從傳統的主從不平等關係，變為男女在職場上取得的互相尊重。圖片
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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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男性固然可指涉父權社會，以及其在戲中展現的權力如何影響女性，在
《上》和《穿》中，兩位女主角 Tess和 Andy本來身邊有一個固定的男友，但因
為工作關係，令兩人與男朋友產生磨擦而分手收場。先對於 Tess，她與 Mick的
分手，源於 Mick 搭上別人；但這個結果可推及至 Mick 不滿 Tess 因為專注於工
作而對他產生的離心力。電影交代 Tess知道 Mick有外遇後，並沒有苦苦哀求，
反而毅然離開；及後，即使在好友 Cynthia 的勸告下，她仍然不妥協，不委屈自
己接受 Mick的外遇；Tess 後來在事業上逐步取得成績，正是標誌著她的獨立和
對自身命運的安排，視為一種遠離男性下，自行建立的成就，用以撇清女性須在
男性協作下才可生活的必然性。 
 
家庭與事業的制衡關係 
（Tess與男友Mick對婚姻的看法無法取得平衡，Mick是一個父權社會中支配女
性的角色；與 Tess希望得到的兩性平衡完全不同。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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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齣電影也提及事業女性在家庭、婚姻與事業中無法取得平衡，兩齣電影中的女
性對於「家庭」的建立都沒有取得成果，沒有把婚姻當作女性的終點，或者把婚
姻視為快樂完美的結局，《上》的 Tess、《穿》的 Andy 和 Miranda 反而在事業上
得到成就，取得各自快樂的結局。「家庭」的概念源自於兩性的結合，視為傳統
父權社會中女性的終點，而對於沒有婚姻的女性，則存在一種負面評價。《上》
的 Tess 與好友 Cynthia，正是在傳統與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氛圍下，對婚姻或家庭
概念存在著對抗感。在 Tess發現男友有外遇後，兩人在好友 Cynthia的訂婚典禮
中見面，Mick在眾人前向 Tess求婚，Tess以無法接受Mick外遇為理由而拒絕他，
Mick被當眾拒絕，以此視為一種侮辱，並遷怒於 Tess，至於 Tess以‘You can’t 
just order me ’的回應，是一種對傳統父權社會下婚姻概念的反抗。Mick希望以
婚姻給予自己一個較穩固、踏實的生活，但 Tess 卻希望在工作上取得成就，兩
人在婚姻和家庭概念上的分歧，正是 Tess 選擇在爭取事業成就，而放棄家庭的
結果，也是兩者無法超越的界線。 
（電影著力表現Miranda在家庭的失敗，以及她最後在事業上取得的成功，展現
兩者互相制衡的關係。圖片由作者提供） 
 
至於在《穿》中，Miranda 在事業上的成就與維繫家庭婚姻的失敗形成對比，正
是電影希望通過兩者的比較，帶出事業和家庭如何互相制衡。（Karlyn: 2010: 95） 
指出 ‘Miranda observes, with her usual breathy flatness, that the press will crucify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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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dragon lady” or “snow queen” who can only drive men away’，Miranda把大
部分時間放在工作上，連她一對孖生女兒的私事都要假手於人，甚至只能在物質
上滿足她們，如滑浪板、《哈利波特》原稿對她來說不成問題，唯獨是沒有時間
留給自己的女兒。最後，她出席巴黎時裝展前，被現任丈夫提出離婚。她不但在
雜誌界取得成就，且在辦公室中人人懼怕她，這些經驗換取外界對她有「女魔頭」、
「工作狂」等等的稱號，電影把外界對Miranda的評價，與她在經營家庭上的失
敗，視作一個得此失彼的關係。在這種家庭與事業無法取得平衡的關係下，她在
房間中面對 Andy時，以素顏、紅腫的眼晴的形象，表現了她在家庭經營的失敗
者。但 Miranda 選擇繼續以女強人形象示人，Miranda 沒有因為經歷兩次離婚而
頹廢，甚至沒有影響她的工作，以時裝和化妝品保持顧有形象。 
 
總結 
兩齣電影的背景分別設置在醖釀和正值第三波女性主義的階段中，《上》和《穿》
雖然同樣以描寫辦公室女性為重點，但兩者對兩性的討論，權力展現，女強人形
象的描寫卻有不同，這正是後現代女性主義處於不同時期，對女性討論的地方不
同。《穿》先設定在女多男少的辦公室環境，故對於女性權力的彰顯和呈現，不
再停留在兩性間的權力爭奪，反而集中在女性自身在形象和權力上的構建。至於
1988年的《上》，由於正處於第三波女性主義的醖釀期，背景仍然設在擺脫過往
父權社會下的男女關係，故電影對女性的描寫不免在男、女兩性間不公平問題，
而關於女性權益的爭取，通過與男性的抗爭，取得工作上權力，是一種以革新、
顛覆的角度，對女性進行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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